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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海南海患的防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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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６）

摘要：清政府对海南海患所采取的防御措施是一个不断完善强化的过程。前期主要为对水师结构、装备

与巡防体系的初步设置以及填充调整；中期针对跨国跨省的海盗问题，主要为跨国、跨区域的联合缉捕，

同时强化乡勇防御的作用，建设起完整的巡防体系；晚期在海盗与西方列强并存的态势下，官方与民间

双管齐下，同时加强守备，通过新式兵器以及军队等改革，海南岛此时的防卫已然是达到巅峰，逐步迈

向近代化海防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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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关于清代海南海患防御措施的研究，
因海南岛在清代隶属于广东，故不少著作在对

广东海防措施的论述中都会提及海南岛的防御

措施，如杨金森，范中义所著的 《中国海防

史》［１］、《广东海防史》编委会编写的 《广东海

防史》［２］以及穆黛安的著作 《华南海盗 （１７９０

－１８１０）》［３］，但因并非论述重点，往往只是一

笔带过，并未详细阐述。通史性的著作如林日

举的 《海南史》简要叙述了海南水师的兵力部

署［４］；周伟民、唐玲玲的 《海南通史》也囿于

篇幅，只是简要分析［５］。目前专题性的研究有

何永涛的 《试析张之洞与晚清海南海防事业的

发展》［６］与董茜茜的硕士论文 《晚清时期海南岛

海防建设研究》［７］，都主要着眼于张之洞督粤期

间对海南岛海防设施的建设。王宏斌的论文

《论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海患与水师巡洋制度之恢

复》则从全国沿海水师巡洋制度恢复的角度进

行研究，［８］对理解海南水师巡洋制度的变化也大

有帮助。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清代海南海患的

防御措施分阶段再加解析，尝试提出一些新的



看法，不妥缺漏之处，还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清前期的防御措施

清前期① （１６４４年—１７３５年），海南海患主要为
明朝残余势力，他们既抱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以夺取

海南进行割据为目的，但又为了生存，往往通过掠

夺、绑架等手段获取所需的物资，补充队伍。海南岛

因为其本身的地理因素限制，无法像其他沿海区域一

样进行居民内迁，但据司徒尚纪的研究，“海南岛沿

海各县，虽未令迁界，但岛四周仍立界２７００余里，
禁止居民外出。”［９］除了在沿岸施行海禁政策试图断绝

海盗的补给之外，清政府对海南防卫也做了相应的调

整，主要为水师结构与船只的调整、本岛连界巡防的

初始设置以及巡洋会哨制度三个方面。

（一）水师结构与船只的调整

海南岛上驻军主力为绿营兵，最高指挥机关是

镇标，驻所在琼州府府城，最高长官为总兵，受两

广总督管辖。海口、儋州、崖州三地皆逐渐设置水

师进行防御，并且规定了详细的巡防区域。因各营

除地点未有移动，但名称伴随建置调整时有变化，

故都概称水师。在清前期，初步设置了一北一南两

大水师，即最先设立海口水师与随后在雍正八年

（１７３０年）设立的崖州水师。
海口水师在顺治年间便已经设立，驻所在海口

所城。最初时仅仅有一名琼州镇标右营游击，一员

守备和两员千总训练水师。到康熙十七年 （１６７８
年）， “改水师副将镇之，更设左右营守备二

员”［１０］７７１，清政府合并了原先的左、右营，设立海

口营，将海口驻守水师指挥官改为级别从二品的副

将。为了更好追捕以及巡查海盗，雍正时期，海口

营在船只配给上逐步添设，对海口防卫逐步重视。

雍正六年 （１７２８年），“将河内快哨船六只俱改为
外海拖风船”［１０］７７０，七年 （１７２９年）， “添设左右
两营快桨船一只，两营配兵巡防”［１０］７７０，十年

（１７３２年），又给左营配给一只快哨船。
崖州营在设立水师营之前便分防三亚、大

!

、

望楼三个港口，但职责并不明确，没有专门的水师，

但是在雍正六年 （１７２８年），也与海口营一样，添
设了三只外海拖风船。崖州在雍正八年 （１７３０年）
才正式设立水师，指挥官由游击升级成参将，同时

在军事编制中增加了一名专门负责水师的千总，把

两名陆路把总转换为水师，给崖州营又增加了三只

外海哨船。但崖州水师所配船只也只是游巡原先所

管辖的三亚港、大
!

港、望楼港一带洋面。

（二）本岛连界巡防体系之始

海口水师与崖州水师的设立，是海南岛本岛连

界巡防体系极为重要的两大基石，在此后巡防体系

的完善过程，基本上是对海口水师与崖州水师巡防

范围的扩大或者划分。但在康熙年间 （１６６２年—
１７２２年），实际上进行巡防的只有海口水师，管辖
范围也十分有限。琼州府知府贾棠就对当时的巡防

状况提出忧虑，“但水师所辖汛地，东至会同县之潭

门，西至临高县之马袅而止。其余州县亦各有港口

通海，系琼镇陆路兵丁防守，从未设有水师兵

船”［１０］８３３，并提议在儋州、万州、崖州三地分拨战

船。由贾棠的奏议中可以得知，最初，海口水师巡防

的范围为会同县潭门港至临高县马袅港一带洋面，主

要保障琼州府治所所在地的海上安全，应对来自北部

的海上威胁。而其余各地仍以港口防卫为主，其重心

更在于防范居民出海。崖州水师的设立后，清政府已

有通过两大水师防守全岛的意图，但当时海患渐平，

需求推动力不足，且雍正皇帝在位时间较短，便暂时

搁置下来。但以实际情况来看，两营水师巡防范围不

大，海南岛沿岸海面存在大面积的防卫空档，而崖州

水师虽设，但因兵力不足，防卫起来也颇为吃力。

（三）巡洋会哨制度

除了调整水师营之外，清政府也继承了明朝的

会哨制度。海口营分为上下两班，各会哨两次，

“上班以参将出洋为统巡，每年定期三月初十日，

带领舟师，会同龙门协统巡副将、海安营总巡游

击，齐集涠洲洋面，会哨一次。五月初十日，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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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所涉及的清代分期，为便于总结各阶段所采取的防御措施，粗略将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归为清前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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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８４０年至１９１１年。



上路统巡阳江镇总兵齐集硇州洋面，会哨一次。下

班以守备出洋为总巡，每年定期八月初十日，随统

巡总兵带领兵船，会同海安营分巡守备、龙门协总

巡都守，齐集涠洲，会哨一次。十一月初十日，随

总兵带兵船，会同西上路统巡阳江镇标中军游击，

齐集硇洲，会哨一次。”［１０］７７２通过上下两班会哨，

将两广洋面巡防连成一片，在一定程度上对海盗的

活动起到威慑作用。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海

南的巡洋会哨只有海口水师在执行，并且主要是为

了保证两广洋面的巡洋完整。

二、清中期的防御措施

自杨彦迪海上武装覆灭后，海南海患逐步平息。

乾嘉之际 （１７９０年—１８１０年），海患再起，清廷一
开始对此并不重视，一来当时时局已稳，二来清廷

并不认为这些海盗能够掀起多大波澜。但海盗武装

并未如清廷所想只是小打小闹，反而如雪球一般越

滚越大，势渐燎原，由西南两广洋面蔓延至东南闽

浙洋面，在这其中，安南势力的参与是这股燎原火

的重要助燃剂。为了解决游弋在中越洋面的海盗，

清政府展开了一系列联合缉捕的行动，并且完成了

海南岛本岛的连界巡防体系，防守更加缜密。

（一）跨区、跨国联合缉盗

跨区联合缉盗的一个突出案例是发生在乾隆年

间 “崖州案”。谢贵安、谢盛的 《从 〈清实录〉看

海南的航海和海盗问题》也提到此次事件。［１１］乾隆

五十五年 （１７９０年），参将钱邦彦在追击袭击崖州
的海盗过程中战死，由此揭开了崖州案的序幕。海

盗拒捕并杀害将领，这一事件一经上报就引起了乾

隆的极大关注，在 《清高宗乾隆实录》中从头到

尾十分详细地记录了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在清军

官兵最先捕获的海盗关应华供述海盗首领及残余海

盗躲到了安南国的短绵农耐处后，乾隆便派福康安

多次照会安南国国王阮光平，让阮光平协助缉拿逃

犯。同时下旨让沿海各府县官员都仔细缉捕。

这一事件，通过乾隆的命令，发动沿海各府县

以及安南国军队共同对海盗进行跨区域甚至是跨国

界的严密追捕，最终效果显著， “崖州拒捕戕官

首、伙盗犯分别正法，并拿获盗首大辫三、李广才

及各船拒捕伙犯二十五名。”［１２］不但将崖州案逃犯

抓捕归案，同时在抓捕过程中，对官吏的整治以及

来自最高统治者的指令也使得沿海官员对缉捕海盗

更加出力，打压了海盗的嚣张气焰。另外一个例子

则是追捕越南巨盗陈加海的案例，清军与越南土目

联合作战，史载：“越南土目禀报，生擒陈加海即

阮保。”［１３］谢贵安、谢盛的 《从 〈清实录〉看海南

的航海和海盗问题》已对其进行了事件过程的陈

述，此处便不再进行展开叙述。［１１］

（二）招募乡勇，辅助防御

兵科给事中陈昌齐在 《洋面缉捕事宜疏》中就

指出了广东西路水师兵力较弱，官兵追捕不及的问

题：“高、廉、雷、琼等府皆土旷人稀，城市村镇相

距辽阔，每遇该匪行动，或离塘汛稍远，在官兵实

有鞭长不及之势”［１０］８３８，并且提议招募沿海熟悉水

势、身体健壮的乡勇防守村庄，给予重赏。在嘉庆

初期 （１７９６年 －１８１０年），乡勇的数量虽然不多，
但已经是地方防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应

对突发袭击时因为就在当地，反而比官兵更能发挥

作用，成为官兵到来前的第一道防线。如在嘉庆二

年 （１７９７年），张保仔抢劫文昌的铺前、清澜港时，
就有 “乡勇张锦文率众御之，战于南沙港，杀贼十

七人，贼乃遁”［１４］２８８的记载。嘉庆五年 （１８００年），
乡勇黄玉纯与林开荣等人击退了侵犯铜鼓的海盗，

“杀贼七人，余窜归船”［１４］２８８。嘉庆十五年 （１８１０
年），海寇从东水港上岸，抢掠周围一带的村落，

“时澄迈知县盖运长招募乡勇五十人”［１４］２５８，供应口

粮，协助陆兵与水师官兵共同对抗侵犯的乌石二、

海田久等人。从数次击退海寇的记载上来看，乡勇

的存在确实是缓解了来自守军数量不足的压力，对

小股海盗来说还是比较有威慑力的，譬如张锦文、

黄玉荣等乡勇的存在，就使得铜鼓面对海盗时有一

战之力，甚至数次击败来犯海盗，使得 “贼不敢复

窥铜鼓”［１４］２８８，在数年内，都没有海盗侵扰的记录。

（三）招剿并用政策

嘉庆年间旗帮海盗的平定，离不开清政府所采

用的招剿并用政策。在清中期历任两广总督中，最

为突出是那彦成和张百龄。这两人都施行了招剿并

用的政策，但两者却有所区别。那彦成是在清军难

以战胜海盗的情况下以重金招抚，海盗并无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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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性命之忧，甚至将受招抚作为谋利的渠道之

一，譬如在穆黛安的 《华南海盗 （１７９０－１８１０）》
中就提到安置好的海盗逃跑的情况。［３］１２１而张百龄

招抚张保时，已经在对海盗的作战中取得了较大的

优势，在嘉庆十四年 （１８０９年）二月，“围贼香山
属万山，生擒二百余人”［１５］４０１，十月 “困张保于新

安赤沥角大屿山，毙贼三百余人”［１５］４０１，张保等归

降，其本质原因是难以对抗清军，为保存性命而为

之。张百龄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招抚，与那彦成以重

金、官爵利诱海盗归降的招抚政策，本质上就有所

不同，最终也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那彦成以兵不足用，乃招抚盗首黄正嵩、李

崇玉，先后降者五千馀人，奖以千总外委衔及银币

有差。”［１６］１１４６０那彦成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招抚海盗，

海盗归降的数量也不少，但海警频发依旧，海盗劫

掠并未有所缓和。而此前那彦成上奏将捐监银两作

为军费，解决 “粤东缉捕洋盗经费不敷”［１７］３３４的问

题，如今却花重金抚盗，难免招致不满。在孙玉庭

的弹劾下，那彦成最终被革职。其后继任的几位总

督也并未有所突破，直到嘉庆十四年 （１８０９年）
张百龄到任，清中期的海盗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

兵科给事中陈昌齐曾经提出应断绝海盗物资来

源，“于各埠头访拿济匪粮物，于各市镇严缉代匪销

赃，以绝水陆勾连之路”［１０］８３８。张百龄对此也十分

赞同，“时总督百公龄莅任，始以封港之策断贼粮

食。会郭婆带、张保相仇杀，制军剿抚并用。”［１５］４０１

他到任后，首先就封锁港口，坚壁清野，断绝海盗

的物资来源，其次抓住了黑旗帮郭婆带与红旗帮张

保相互仇杀的机会，派人进行招降。“嘉庆十四年十

二月，郭婆带同张日高、冯用发、郭就喜等在归善

县平海降，自此黑旗遂靖。”［１５］４０１嘉庆十五年 （１８１０
年），“总督百龄遣人招抚，许以不死”［１５］４０１，张保

仔也随之投诚，张保仔的加入，成为了剿杀蓝旗帮

海盗重要的一步棋。张百龄以张保仔为突破点，利

用他诱捕了乌石二，史载：“张保仔用计诱乌石二入

雷之双溪港。提督、总兵各以大兵扼其后，以乡勇

拒于前，生擒乌石二等数千人”［１４］２８９，平定了蓝旗

帮海盗。之后逐个击破， “及是海氛遂靖”［１５］４０２，

“海南人被贼掳者，俱放回家，兆姓始宁”［１８］２５９，在

之后的二十余年，海南地方志书上便几乎没有海寇

袭扰的记载。而张保仔改名张保，后来官至福建闽

安协副将，为清政府驻守澎湖列岛。

（四）本岛连界巡防体系的构建

继海口水师与崖州水师的相继设立，并确定了

比较有限的巡防范围后，乾隆三十三年 （１７６８
年），清政府在此基础上继续构建海南岛本岛的连

界巡防体系。首先，崖州水师的巡防范围有所增

加，原先属于儋州营以及万州营的一部分洋面也划

归到崖州水师的管辖中，“将儋州营自新英港南炮

台起，下至昌化县马岭塘交界一带洋面，万州营自

东澳港起，下至崖州赤岭港交界一带洋面，均拨归

崖州营游巡”［１０］７７２。这样一来，崖州水师在此时基

本上负责了海南岛由自儋州新英港南炮台起至万州

东澳港，差不多是海南岛南部半个岛屿沿岸的洋

面，而海口水师所辖洋面与崖州水师相接，管辖范

围为自新英炮台以北至万州东澳港一带的洋面，基

本覆盖了海南岛北部半个岛屿沿岸的洋面，此时海

南岛本岛连界巡防体系已经基本成型。

其次，在道光十二年 （１８３２年），海口水师与
崖州水师之间有一次对调，起因是总督李鸿宾镇压

了儋州与崖州的黎族起义后，认为崖州营所设置的

参将级别太低，不足以弹压当地的黎族起义，便上

奏请求把从二品的海口协副将与正三品崖州营参将

进行对换。因此，海口协水师副将驻扎到崖州，为崖

州协水陆副将，管理崖州的水陆两营，崖州营此时改

变成为崖州协营。崖州营原先设置的守备职责没有变

化，仍然管理水师事务，并且与崖州协水陆副将相互

轮替巡洋。但是海口协标水师都司变成崖州协中军都

司，负责防御陆路，不再管理水师。此时崖州协营水

师有 “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外委三员，额外四员，

共官十二员；守步兵二百五十八名，大小师船四

号”［１０］７７３，实际派出的巡洋兵数目是一百四十六名。

海南岛本岛连界巡防体系的最终完善是在儋州

水师建立后。儋州水师直到道光十六年 （１８３６年）
才设立，也因此，儋州水师所管辖的洋面是在海口

水师与崖州水师所辖洋面中细化出来，是对两营水

师军事部署的衔接者。儋州营原先并没有水师，因

此儋州洋面以新英炮台为划分点，以南归崖州水

师，以北归海口水师巡查，但这样一来崖州水师所

管辖的洋面范围实在是过于广阔，崖州水师巡洋兵

数量远远少于海口水师，但巡洋范围却超过了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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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师，巡洋力度与效果实在难以令人满意。护道张

癱春与总兵陈步云、谢德彰等人在道光十四年巡海

经过儋州时，就对儋州防务提出了担忧：“崖州舟

师单弱，且隔四更沙，险阻难越，不能兼顾。海口

营相距亦远。又昌化县属有海头港，地方帆樯辐

辏，奸宄易藏，最关扼要，向无汛守。”［１０］７７３因此，

张癱春奏请添设儋州水师营，专门负责海南岛西面

防御。道光十六年 （１８３６年），儋州水师营就以新
英港南北二炮台以及博顿汛、英潮二汛原有的陆路

守军为基础，改组水师营，指挥官为儋州营游击守

备。同时 “于通省各水师营内抽出守步兵一百二

十名，海安、海口、龙门左右四营各抽出捞缯船一

只”［１０］７７２，补充儋州营缺少的人员与船只，并且调

来阳江镇标一员千总专门管理儋州水师事务，把博

顿汛守军移驻到形势复杂的海头港。至此，儋州营

所负责昌化县四更沙到临高迸马角止五百余里的洋

面，海口、崖州、儋州三地水师所负责洋面划分完

全，临高迸马角止为海口水师与儋州水师分界，昌

化县四更沙为儋州水师与崖州水师分界，万州东澳

港为海口水师与崖州水师分界，三营所属洋面区域

连成围绕海南全岛沿岸的洋面，构筑成海南岛

“三点成面”的海防格局，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

海防分管体系，此时本岛连界巡防体系完全形成。

三、清后期的防御措施

清后期 （１８４０年—１９１１年），海盗的威胁依
旧存在，尤其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军的内外巡

洋基本陷入了停滞，海盗行动无所顾忌，来去无

忧，掀起了又一轮高潮，而驻守官兵实力远逊海

盗，常出现避而不战的举动，譬如在道光三十年三

月，“贼劫海口钱铺数处，官兵知之不追”［１９］，以

至于 “海盗玩视水师，常有劫掠”［１９］。

（一）地方武装的加强

为了弥补海南岛上官军不足，对于海盗侵扰鞭长

莫及以及难以对抗的问题，不少村县都加大了雇佣乡

勇的力度，以求安全。尤其是在遭受劫掠频率极高的

文昌，在 “邑令袁名洋置若罔闻”的情况下，当地绅

耆自发组建安全社， “募集乡勇，备器械，筑土坡，

日夜巡哨”［１４］２９０，这些防御举措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威

慑作用，在侦查到乡民的行动后，“贼始遁”［１４］２９０。道

光二十九年 （１８４９年），“乡民数十人邀击之，毙贼
一名，生擒贼四名解郡”［１４］２９０，使得海盗一段时间内

“不敢深入”［１４］２９０，只敢在近海一带活动。

不但民间加强了防备，一些官员也从官方的角

度加强整顿各自所辖州县的防卫力度。如临高县令

聂缉庆，他于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年）上任后，增
加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 “雇勇备船沿海堵缉，

禀请督、抚、宪派拨镇涛轮船协同巡缉，广购眼

线，不吝重赏”［１５］４０３，在高强度的巡缉之下，付出

的努力很快取得了成效，“光绪十四年 （１８８８年）
八月十七日掳获陈五卿于伙犯人谢得六、周二当、

符四文等多名，斩枭示众”［１５］４０３，除掉了为害临高

已久的海盗陈五卿一伙。崖州知州钟元棣也在到任

后就与崖州守备黎献廷开始加强巡查力度，“督水

军封港登岸，合驻扎琼军搜索”［２０］３１６，将上岸的海

盗陈仁等三名首领就地正法。

（二）张之洞强化海防

在海盗的威胁之外，晚清时期海南岛还面临着西

方列强的垂涎窥伺。鸦片战争 （１８４０年）之后，西
方列强逐渐注意到海南岛这一南洋贸易的中心。琼州

和崖州一北一南，与东南亚贸易频繁，不仅仅在物资

层面，还在劳动力层面。当时英、法等国在东南亚大

肆开发殖民地，南洋劳动力紧缺，英、法等殖民国通

过种种手段，或招募、或诱骗、或拐卖，通过海口口

岸获得大量开发所需的劳动力。尝到甜头的西方列强

闻风而至，无一不想伸手分一杯羹，都要求在琼州开

放通商口岸，企图将势力伸进海南岛。同治十年

（１８７１年），英国 “请开琼州商埠”［１６］４５２８，十二月，

“俄人请援各国例通商琼州”［１６］４４９３；“法、俄、美、布

各国咸以为请，允仍开琼州。”［１６］４５２８尤其是占领越南

之后蠢蠢欲动的法国，在距离上咫尺可至，更是毫无

掩饰这一意图。兵部侍郎曾纪泽明确点明：“近日琼

州情形较之台湾尤为吃重，法人既据全越，即不能忘

情于琼州，在我宜增琼州之守备，以杜法人之觊

觎”［２１］１７。在光绪十五年 （１８８９年），法国兵船肆无忌
惮 “驶进琼州所属崖州东百里之榆林港测探水道，上

岸钉桩插标”［１６］４５７０，其觊觎之心昭然若揭。光绪二十

三年 （１８９７年），法国甚至明确提出：“要求琼州不
割让租借于他国”［１６］４５７２，生怕自己在海南的利益有所

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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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督粤期伊始，就对海南岛的军事地位有

着极其明确的认识：“窃照琼州一岛，为海疆第一

要冲，孤峙大洋，逼近越境”［２１］３６，同时指出西方

列强都十分羡慕英国在得到香港之后商贸与停舶修

造兵轮的便利， “于中华洋面诸岛莫不欲探得善

地”［２１］４５，而海南岛条件优良，“非惟一国之觊觎，

实为列邦所属目”［２１］４５，正是在这样的忧惕下，张

之洞对海南岛的防卫建设极为上心，“就琼州原有

制兵，酌设练军，并加练饷，一洗绿营积弊，旧额

４９００余人，按七底营抽练，共编练１７５０人。崖州
等处水师，加以整顿，原有拖船，亦配拨练军，以

二艘驻崖州，二艘驻儋州，二艘驻海口，二艘驻海

安。其守兵２０００人，匀拨紧要塘汛。”［１６］４１１７－４１１８董
茜茜在其论文 《晚清时期海南岛海防建设研究》

对张之洞的一系列举措做了详细的论述，［７］４９－５７归

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训练新军，二是铺

设电线电报，三是配给西方新式武器，四是修建新

型炮台，五是测绘琼防图，六是修建榆林港。

其中，修筑榆林港自法船测水事件后，张之洞

就上书陈言榆林港 “水深能泊铁舰，并可取水避

风”［２１］５０，是 “海军必争之地”［２１］４９，并根据榆林

港两山环抱的葫芦型地势，在东面乐道岭和西面的

独田岭设置三座炮台，以六尊新式大炮武装。不独

榆林港新修炮台，在海南各处，张之洞仔细勘察后

也设置了多个新式炮台，并订购多尊长炮进行配

备，如海口四路东西炮台十八座，同时提出了修建

跑路通行炮车等一系列举措，推进海南岛当时海防

体系的近代化改造。

结语

海南对于海患的措施始终在不断强化，清前

期，清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对海南水师建置的

逐步修补填充，对巡防体系初步设点，整体的防卫

都较为粗糙，重心也主要置于防黎之上，仅有海

口、崖州水师，一北一南，兵力缺乏，船只也少，

难以承担起防卫任务。至清中期，海南岛的巡防体

系才真正完成，兵力上虽有欠缺，但通过乡勇等补

充手段，已经能够有所反击。清后期，民间防卫与

官方防卫都进一步加强，官员们对海南岛的地位也

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通过新式兵器以及军队等改

革，海南岛此时的防卫已然是达到巅峰，逐步迈向

近代化海防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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